閱讀《闇の男―野坂参三の百年》
小林峻一、加藤昭的《闇の男―野坂参三の百年》文藝春秋株式會社出版在1993/10/1第1刷，在10/25就是第2刷254頁，算是相當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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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書刷新所有日本共產黨研究的紀錄，共產國際（Comintern）原本披著神秘的面紗，世人無法窺探其詳。1985年蘇聯共產黨主席戈巴契夫上台，開始改革與蘇共中央委員會公文書館、KGB文書庫等長期深藏的秘密史料等公開的政策
。89年4月天安門前學生要求民主化運動，手無寸鐵之士阻擋戰車隊前進的電視畫面，震撼全世界。接著波蘭、匈牙利等東歐民主化、自由化革命進行。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，90年東西德統一，91年蘇聯解体
，象徵共產帝國的鐵幕崩潰。
露西亞國立社會政治史料館（РГАСПИ）、露西亞國立現代史料館（ΡГАНИ）之公開
，刷新研究的領域與結果的正確度。以前依賴口述與回憶等材料作研究的，明顯是殘缺不全的。日本在這方面有可觀的成績。首先，日本媒體取材班前往莫斯科，在文獻之海游泳，《週刊新潮》在91年11月7日號刊出匪夷所思的「野坂參三出賣同志」檔案資料
，後面略述。接著92年NHK取材班報導36年曾出版《微笑む日本》的瑞典女作家「Elizabeth Hanson」（假名），她的丈夫是芬蘭共產黨代表、Comintern幹部、日共32黨綱指導者，女作家是諜報員
。
小林峻一、加藤昭將《週刊新潮》在91年11月7日號刊出匪夷所思的「野坂參三出賣同志」檔案資料，略加整理，並請研究《日本共産党の研究》的立花隆
參加解說座談會，題目是『野坂參三は何重スバイだったのか』（野坂參三是幾重的間諜？），根據此書出版後，加藤哲郎在網路發表的文章看，他除了是日本特高的間諜外、是毛澤東、蔣介石、史達林的得力助手或好友、也是美國共產黨的一員，所以可能是這群激戰中互為敵手的間諜。
《闇の男―野坂参三の百年》翻譯成台語是《藏鏡人  活百歲兮野坂參三》。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，有挖掘檔案癖好的日本人前往尋寶，2個記者在檔案之海中看到，戰前日共在莫斯科活動的資料，由於內容實在太聳動，他們發表在媒體及書上。野坂參三告發他的好朋友山本懸藏，在一封給Georgi Dimitrv的英文信，1939年2月22日，他指出山本的9名職業共產黨黨員有嫌疑。山本當時已經在獄中，在3月19日被依「日本間諜」射殺。野坂參三當時是日共在莫斯科的代表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，戰後他成為日共黨主席。在1992年底時，已經100歲是日共的榮譽主席，突然被日共逐出。野坂從「光榮黨史的樣板」打成「背叛吾黨的敵人」，次年孤獨的死去。

1920~30年代，蘇聯革命後，全世界「進步」的人因夢想居住在「勞動階級的天堂」而前往莫斯科。在台灣最少有4人前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（KUTV）求學。在日本有超過100人前往，其中不少是大學名校畢業生，如耶魯大學片山潛、東京帝大醫學院国崎定洞。

片山潛是日共的創立者，在1928他是日共在莫斯科最年長的代表。片山曾在1929秋向共產國際告發山本，理由是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（KUTV）的日本學生松田，海員出身，是山本推薦的，因受不了東方大學嚴格的管教，向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館投誠。由於片山從柏林的日共得到山本脫逃的相關資料，片山向共產國際的中堅幹部提起山本的脫逃。但山本向野坂說，共產國際審問結果判決他無罪。山本對於片山第二女兒21歲的千代，（她前往莫斯科有日本領事館武林無想庵因同是岡山同鄉予以協助，而有spy的懷疑）到莫斯科來要照顧年老的父親，父親不在，山本對於她想與他父親住在同一Lux旅館與前往KUTV就學，山本以她不是日共黨員，不同意。不懂露西亞語的她，被迫去列寧格勒與烏克蘭去鍛鍊她成為工人階級。在父親死後，她才能住在莫斯科，1946年死於精神病院。
早稻田大學的勝野金政在留學巴黎大學時加入共產黨，1928/2因法國政府追捕共產黨員，在德意志的國崎定洞等的協助，國崎寫信給片山潛，來到莫斯科，成為他的私人秘書，1930/10突然被逮捕，1934/6送交強制收容所作奴隸勞動。在獄中，勝野要求再審及履歷表等形成龐大的「勝野金政檔案」，露西亞最高檢察官署給予名譽回復。在完成強制收容所的監禁期限，他決定逃離露西亞，跑去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館要求保護，1934/8回到日本，戰爭期間，成為軍方的顧問。
1930片山潛已經71歲，由於過去在勞工和和平運動的貢獻，他留在共產國際高階幹部，在莫斯科或日共他已經沒有實權。他僅是和平的象徵，用來組織作反帝和反戰運動，以保衛蘇聯。將全部精力放在一本新的自傳，他已經出版了2本。因為版權關係，此書要先在德意志出版，所以要用德文，要勝野金政的協助。
為何要花時間與精神來回顧這段歷史？主要是與片山潛這位耶魯大學大學畢業生、具有基督教博愛的實踐、國際主義者有關。他在1925從日本前往上海、南京、北京、外蒙古、莫斯科，在3/7在北京寫了『支那旅行雜感』，一直到1933死去時皆住在莫斯科，留有400多頁未出版的稿本《在露三年》（藏法政大學大原社會研究所）。林木順在這年10月從上海前往莫斯科，《在露三年》是未被使用的資料。此外，上述的殘殺，是亞洲人在共產革命成功後，受到列寧的工人紅色天堂的誘惑，但沒想到列寧死後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的鬥爭中，雙方勢均力敵，史達林技高一籌取得勝利，但反對派（托派）就成為被肅清的對象。

小林峻一、加藤昭的《闇の男―野坂参三の百年》以及加藤哲郎1994《モスクワで粛清された日本人—30年代共產黨と国崎定洞・山本懸蔵の悲劇》揭穿了「勞動階級的天堂」的謊言，赤裸裸的告訴我們，共產主義運動只是為了蘇聯帝國主義發展而服務的工具。

PS：當收到三田裕次樣透過「戶外生活圖書公司」宅急便方式將小林峻一、加藤昭的《闇の男―野坂参三の百年》送到我手上，非常感動他對我這麼愛護，而我卻無法做什麼回報，心裏很不安。此書非常迷人，當晚就看了30多頁。

在日本買書以及郵寄都是昂貴的事情，三田樣如此支援台灣研究者，實在非常感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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